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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寻踪寻踪文化周刊 烟海e家
客户端

前几天从外地返回蓬莱，汽车行驶于正在扩建的荣乌高
速烟台至蓬莱段，沿路是一派繁忙的施工景象。

路两侧的大型施工机械轰鸣着，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行进，
新鲜的岩石和泥土裸露在阳光下，闪烁着湿润的质感和光
泽。头顶上，在建的立交道路凌空飞架，已显示出庞然轮廓，
车辆穿行其下，小如玩具。扩建完成后，这条繁忙的高速路将
由双向四车道扩为八车道，浩浩车流必将更加驰骋通畅。

不远处，与高速公路相邻的“平行线”是高速铁路，彰显着
空气动力学美感的流线型“复兴号”瞬间驶来，又像一颗子弹
瞬间飞过。人们感叹着：中国速度，真是一个快呀！

看着车外的景象，我突然想起了古城蓬莱那条落满千年
风霜的古老驿道。今天，在时代的征程上，它已老迈不堪，但
它辉煌灿烂过，每一寸都写满了故事。它见证并成就了蓬莱
这座古“登州府”的兴盛，那曾经是胶东半岛政治、经济、文化
和军事中心。我应该尽快去拜访它，趁它在人间还有痕迹，或
许会捡拾一枚岁月足印，听到一声时空长叹。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在我心
中，这是关于古驿道的绝唱。在这样的意境中寻幽古驿道，不
啻在时光荏苒中徜徉历史长河。

（一）
苍凉孤寂的古驿道从蓬莱古城的西部出城，向西蜿蜒伸

展。
建于北宋年间的古驿道，作为古城的血脉，维系着古城日

升日落中的四季运转。根据蓬莱古城地方史专家的考证，从
蓬莱古城的南城门位置出发，沿古驿道的线路依次经过窑坊、
三里桥、司家庄、西沟、秦家沟、李庄，这些过去的城郊山野村
落，如今都变成了城区街道，已难寻古驿道的踪影。

古驿道在蓬莱境内每十里设一个“墩”，共三个——“十
里墩”“二十里墩”“三十里墩”。“墩”即“烟墩”“烽火台”，是古
时交通要道传递紧急信息的必备设施。“墩”选址于地势高
处，白日烽烟、夜晚燧火，一程接一程，快速传达着战争、祸
患、灾害等信息。接到烽火警报后，各个地方闻令而动，紧急
集结，快速反应。烟墩呈方形塔状，外表石块垒砌，内部夯实
泥土，边长八米，高三米五左右，每日有军士守候，备足柴草，
随时待命。

我来到李庄村，寻觅这“十里墩”的遗迹。从东北头穿过
这个安静的小村落，在西南头出村，已不见路。抬头一看，几
道高耸的丘陵绵延横亘在眼前，一条山间小径模糊不清地在
杂草丛中向山上逶迤而去。

街头三五老人倚墙而坐，悠闲舒适地晒着太阳。我问老
人家：“传说中附近有古驿道的‘十里墩’，在哪里呀？”老人一
手遮着明晃晃的太阳，一手指向东南方向的高处山岭，告诉
我：“那座山叫赤山，烟墩就在山岭最高的位置，可惜现在看不
到啦。”我沿着他指的方向张望，那是一处企业的大门，“烟墩”
的遗迹大概在企业建设之前就已经消失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烟墩”的消失意味着天下太平，那
也是“烟墩”所乐见的。

（二）
离开“十里墩”，我又向上魏家的“二十里墩”而去，依然

未果。
路上有开着三轮车驶过的村民，见我东张西望，便放慢速

度，眼神友善地询问我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当听到我的来意
后，几个村民特意把车停在路边，给我指着路，说他们脚下现
在跑车、走人的公路，就是原来古驿道的线路，经过历朝历代
不断修整，形成了现在的公路。

听他们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算欣慰，古驿道是以另一种形
式实现了重生。

村民怕我找不到“二十里墩”会失望，纷纷用手指向村北
那处高地说明具体位置，然后又向西指着南北走向和西南走
向的拐弯处，告诉我那里过去还有“茶棚”。

“茶棚”并非简单用木棍支着、草席盖着，而是正式的砖石
木结构的房屋，有茶馆也有饭馆、店铺、宿舍，行人可以饮茶、
吃饭、住宿，也可以为骡马等牲口补充草料、饮水。

村民们说，村里年龄大的老人还记得“茶棚”的模样呢，可
惜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平整土地时都拆掉造田了，但是“茶
棚”的名字还有！

村民们又抬手往前指，告诉我，过了“茶棚”位置，继续往
前走是一段驿道，叫做“天桥”。天桥南侧是上魏家村和北罗
家村，北侧是上口大李家村和上口高家村，两侧深沟纵横。

站在“天桥”上，我似乎听到了古人用锤和钎开凿岩石的
声响，叮叮当当，偶尔蹦出四射的火星，从久远的年代飘来，又
飘向远处的沟沟岭岭。历史时空被压缩，先人复活，我站在那
些工匠身边，与他们同处一片天空下……

（三）
一段废弃的古驿道、一座残桥，出现在我面前。它们静卧

在山坡下杂草丛中，一排细高挺直的槐树守候着残路、残桥。
它们已经失去了现实作用，像是被历史遗留在这荒凉中，仔细
搜寻才能看到它们微弱的身影。

古驿道已看不出当年平坦开阔的面貌，像是杂草丛中被

人用脚踩出的小路，伸向前方草丛。
残桥被称为“广济桥”。桥在山坡下，山是“迎口山”，是一

座约十万年前形成的火山。桥是单孔，高四米多，宽六米多，
石拱为六层青砖构成，就地取材，利用火山玄武岩打造修建，
通体黑褐色，石质粗糙，布满细密的蜂窝，沉稳结实坚固，经得
住千百年的风吹雨打。广济桥最初建于北宋时期，明朝万历
年间，蓬莱乡贤李应褒四处集资捐款，对桥进行了修补，所以
民间也称其“善人桥”。清光绪年间，驻守山东半岛的登州镇
总兵章高元又组织人力对桥进行修缮加固，百姓立青石碑，感
念其功劳。可惜碑身后来断为两截，不知去向。

所幸，“广济桥”及这段残路，越发引起社会重视，成为研
究古驿道历史的珍贵文物。不断有历史文化专家和热心市民
前来探访，一睹其历史真容，把它作为古驿道的珍贵遗存加以
保护。

古桥旁边是几块平整的土地，三五个戴着鲜艳头巾的妇
女正在躬身挖野菜，欢声笑语从她们中间飘出。古桥、残路，
如村里的灰衣白须老人，安然躺卧，静看世间变迁、后人生息。

（四）
过了“广济桥”，来到草店村。这是古驿道上最大的村子，

为行人车马供应粮草而得名，有过辉煌的历史。
穿村而过的古驿道，本是用玄武岩磨制的石板铺就，从东

到西，打磨得平整锃亮。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村庄改
造中，古驿道上面被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水泥，把青石板盖在了
下面，如今已遍寻不见。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草店村的辉煌时期。村集体带领
村民办企业，发展染线、毛纺、羊毛衫、橡胶、矿泉水等产业，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家家都是万元户，名噪全国、轰动一时。如
今，村里处处可见当年的鼎盛风貌。村中有一条宽阔笔直的
大街，两旁绿树成荫，分布着整齐划一的民居，还有成排的别
墅，村委会办公大楼有五层之高，对面是大型礼堂。虽然都有
40多年的历史，但依然透露着当年的豪华气派。

在村委会值班的王大叔今年已经71岁，20世纪80年代初
从部队复员回到村里，一直在村里任职。他告诉我，当年村里
兴旺时，外来工人就有近2000名，村里专门给工人建了宿舍
楼。村民家里买电视机，村集体给补贴一半的钱。那时候，天

南海北包括国外的客户，都慕名到村里谈生意。但他也承认，
这些年，村庄发展落伍了，年轻人大部分外出，原来村里有四
五百户人家，现在连一半都不到，而且老人居多。

说起古驿道，王大叔的眼神里又透露出自豪和自信。他
说，现在村里正在沿古驿道两侧把闲置民房改为民宿，还要建
一个历史文化展览馆，再现草店历史文化和改革开放的辉煌。

沿着王大叔指的方向，我在村庄里的古驿道上边走边
逛。脚踩的虽然是水泥路面，但我能感受到水泥封盖下的那
些青石板路的气息。我想，或许它们将来会重见天日。

（五）
沿古驿道继续前行就是三十里店村，也是“三十里墩”的

位置，再经西正楼下村、大姜家村、河润村出蓬莱境，过黄县
（今龙口）的诸由观、黄县城，走莱州、青州，便到达济南府。

我没有再往三十里店方向去，留作下次吧。本乡本土的
我，对三十里店也很熟悉，去过多次。三十里店村距蓬莱、黄
县古城均30里，当年商铺林立，东西南北往来的人群络绎不
绝。村头的“三十里墩”，在抗日战争期间还发挥过重要的军
事作用——一旦发现入侵的日伪军，便迅速在烟墩上方点起
烟火报警。

返回途中，我拐进了古驿道旁另一个小山村——上口高
家。小村庄很安静，街上几乎没人。村中心的河边开阔地带，
有一座大概建于三四十年前的二层小楼，内设小卖部，屋内还
是计划经济年代供销社代销点的陈设。店主60岁出头，白白
净净，身上看不到终年田野劳作的痕迹。他说，现在小卖部卖
的东西就是临时给村民应个急，大家平时都是在网上购物，他
也不靠这个赚钱，就是习惯了这样每天开着门维持着。他自
己也网上买生活用品，还向我透露了一个购物“秘笈”：“你看，
这瓶酒在饭店卖15块钱，我在小程序上买，才3块多！”我有点
惊讶，“小程序”一词他竟这么熟练地脱口而出。

在乡村间上坡下坡，左转右转，很快就来到了公路上。
村里鸡犬相闻、炊烟袅袅的宁静瞬间消失了。公路上汽车疾
驶，一辆接着一辆，汇在滚滚车流中，我竟然一下子没有适应
过来。我的思绪里还萦绕着古驿道，还在久远的历史年代里
神游。

古驿道，承载着中华文明不绝的流动，也承载着中华文明
从远古走向今天。

以今天的现代化交通和信息化水平来看待驿道驿站，其
缓慢得无法想象，但是中华文明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着，走得沉稳、坚实、坚定，不辞劳苦。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
而不辍，未来可期；山再高水再长，也长不过我们不停的步伐、
不息的坚持和执着。

此时，我想听一曲音乐抚平心情，车里播放的竟是李叔同
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
聚，唯有别离多……”

在栖霞南乡的杨础，有一句谚语在百姓口中悠悠
相传：“南有鹭，北有林，中间夹个聚宝盆。”这“鹭”是
指鹭翔村，“林”是指南林家村，而被夹在中间的聚宝
盆，便是杨家圈村。它们依偎在方山东侧的清水河
（栖霞中段今称“杨础河”）沿岸，地势平缓，土壤肥沃
且水利条件优越，宛如被大自然精心呵护的宝藏。这
里盛产果木杂粮，在计划经济时代是集体经济发展的
红旗村，承载着一代人富足的记忆。

如今，漫步在整修后的杨础河旁，河道秩序井
然，偶有白鹭轻盈地起落，为这片五彩大地注入了灵
动的活力。深入探寻，便会发现三个村庄如同夜空
中闪烁的星辰，自然与人文在这里交织出各具千秋
的魅力画卷。

杨家圈村，因4500年前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
文化早期的杨家圈遗址而声名远扬。它是史前华夏
水稻栽培的最北界限，默默地诉说着远古农耕文明的
辉煌；南林家村，一河之隔的通用机场悄然启航，村党
支部领办的数百亩秋月梨园气势如虹，满是丰收的希
望；鹭翔村，村南万余年历史的古遗址承载着新石器
时代的文明基因，作为三村之中人口最多的村落，它
那充满传奇色彩的村名变迁，至今仍被人们当作茶余
饭后的谈资，津津乐道。

鹭翔村的故事，要从明初洪武年间蒋氏打铁说
起。相传，蒋姓铁匠蒋雄师徒二人背井离乡，沿着清
水河南下讨生活。行至杨础乡古崖顶前一公里处，眼
前的景象让他们怦然心动：河东岸水草丰美，地形平
坦舒缓，可开垦出百亩沃野良田。他们深知，这里便
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安身立命之所，于是停下了漂泊的
脚步，在此开启打铁生涯，成为了村里最早的住户。

铁匠在靠近东道的平阔地精心营造了一处铁匠
场院。场院设有正房和南屋共三大间，宽敞明亮。中
堂用于住宿，两侧厢房用来放置各类工具和展示成

品；西屋两间，一间作为厨房，烟火升腾，烹饪着生活
的酸甜苦辣，另一间则堆满杂物和回收的生铁原料；
东南角是简易的“鸡架门楼”，苫草覆顶，虽不华丽，却
充满质朴的生活气息。院中央，一座炉子稳稳支起，
打铁用具一应俱全。东面的榆柳前、北面的古宅崖等
周边村百姓闻讯而来，定制锄、镰、锨、镢、犁、叉、铲、
镐、锤、耙、錾子、斧头、菜刀……足足几十样农村不可
或缺的器具，在这里的一锤一錾的敲打中产生，带着
铁匠师傅的温度和匠心，走进千家万户。

院子里的打铁木墩最有年代感，是个三叉腿的老
国槐枝干，齐膝高，粗壮而坚实，见证了无数次铁与火
的交融。上有锻打铁器的铁砧子，厚厚的铁身足有一
捺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铁锤的敲击让四条厚重
的铁腿嵌入木墩面，槐木支腿在地上形成了深深的窝
坑，那是在烟火气息中留下的岁月印记。

打铁是一门技术活，也是一门艺术。就拿打菜刀
来说，过程复杂而精细。蒋雄将选好的铁块放入炉火
中，熊熊烈火舔舐着铁块，直到它通体透红，好似一块
夺目的红宝石，映衬出师徒坚毅黝黑的脸庞。只见他
迅速用长钳将铁块夹出，放在铁砧上，此时，手中的响
锤便开始舞动。响锤扁平状，木柄光滑，每次轻轻敲
打，就像在演奏一首乡村交响曲，并引导着徒弟规律
锻敲。随着一次次的锤击，铁块逐渐变成了理想的刀
形，边缘光滑，尺寸精确。“嘣嘣嚓，蹦蹦嚓”，那富有韵
律的声音，在清晨的空气中回响，在清水河上激荡，传
出很远很远。

当铁块被锻打到一定程度，蒋师傅便开始专注于
菜刀柄的铁库。菜刀柄的铁库锻造极具技术难度，它
不仅要与刀身完美契合，还要便于安装圆柱型木柄，
一头略尖，刀柄铁销穿出，再倒扣回嵌，固定住整个木
柄，既坚固又方便使用者握持。打制铁库的过程中，
师傅的每一次敲击都需精准有力，时而轻敲塑形，时

而重锤夯实，徒弟默契配合，师傅指到哪里，他就敲到
哪里。等到铁库塑型完成，师傅会在火候最佳时把它
镶在刀柄上，最后放入冷水中淬火。瞬间，一阵水汽
升腾，发出“滋滋”的声响，一把锋利菜刀的雏形便形
成了。

由于师徒二人手艺精湛、价格公道、童叟无欺，他
们的名声在清水河沿岸的十里八乡越来越响亮。经
媒人牵线，蒋雄在此娶妻生子，扎下根来，家族也逐渐
壮大，形成了聚落，乡亲们亲切地称这里为“蒋家炉上
村”。每到春耕、秋收前，铁匠铺就格外忙碌。大清
早，打铁的号子声、撞击声便打破了村庄的宁静。孩
子们听到这声音，总是三五成群地尾随大人跑去，在
铁匠铺外围观，手舞足蹈，欢呼雀跃，眼眸中瞬间绽放
出好奇与兴奋的光芒。

明永乐二年，徐姓人从青州府迁到村里，买下蒋
姓的田产，在此繁衍生息，逐渐成为栖霞境内典型的
徐姓村庄，村里还有郝、王等姓氏。随着蒋姓的外迁，
徐氏族人觉得原村名“蒋家炉上村”太长，便去掉“蒋
家”二字，易名为炉上村。

时光荏苒，到了清末，徐氏十三世徐砚田续修族谱
时，与村里主事的老人商议，觉得“炉上村”的名字不够
文雅。他们望向村西的清水河，那里风景如画，时常可
见白鹭在水面上翱翔、嬉戏、翩翩起舞。于是，一个充
满诗意的新名字诞生了——“鹭翔村”。这名字既与原

“炉上村”谐音，又文雅而富有意境，让人不禁联想到
《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
绝美画面，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

曾几何时，铁匠铺里炉火熊熊，锻打之声此起彼
伏，在清水河畔交织成一曲奋进的乐章。如今的鹭翔
村，炉火虽已沉寂，岁月的痕迹却依然可见。那些古
老的故事和民俗，依旧镌刻在村民的心中，成为了鹭
翔村永不褪色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叶，烟台兴起一股
西装热。

改革开放前，国人的服装基本以中山装为
主。我长那么大不仅没见过西装，甚至连名字也
没听说过。记得第一次见到西装，还是上世纪80
年代中期。那时烟台还不大，每到周末或节假日，
在文化广场、毓璜顶公园等一些休闲场所，总能看
到一个扎着一条皱巴巴的红色领带、整套西服像
水桶般箍在身上的老头儿。这身打扮，在“远看一
大堆，近看蓝绿灰”的当时，显得格外扎眼。老人
年逾八旬，彬彬有礼，颇有学问，还十分健谈。据
称他会测生辰八字，身边总围着不少年轻妇女，她
们在啧啧评论他西服的同时，还要求他为她们算
一卦。记得妻子当时讨得的话是：“你（指妻子）会
过日子，能存得住钱。只可惜你对象不太听你的
话，否则你家的日子会更好。”这句话日后成了妻
子手中的利器，我们俩一旦在生活中发生矛盾，她
总会用这句话来降我。

在人们的印象中，烟台仿佛一夜之间兴起了
西装热，这实际是人的习惯性思维在分析与判断
上出现的偏差。烟台是小城市，在时尚的接受度
与包容度上，明显滞后于大城市。烟台真正的西
装热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上世纪80年代末
到上世纪90年代初达到顶峰。那时不光机关事
业单位，就连企业职工都一律穿西装上班。以我
单位为例，公司上万人，虽然没有人在着装上刻意
要求，但每个人上班或外出办事时，都穿得西装革
履，好像这样才算正规，才像办事的样子。

记得我是在1987年做了第一套西装。那时
工资很低，我们很少去百货商场买成衣，我每年一
套中山装，都是买布到裁缝铺做的。我的第一套浅灰色西装，上衣
为单排扣、平驳领，衣服后襟不开衩，衣服下摆为方角，这也是当时
比较流行的款式。这套西装我穿了三四年，上班、劳动甚至参加婚
礼都穿它，可以说为我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的第二套西装是黑色的，上衣为双排扣、戗驳领，后巾为单
开衩。这套西装是请我的一个邻居做的，她没有正式工作，依靠缝
纫手艺养家糊口，在我们那一带小有名气。由于长年累月地低头
干活，她40多岁便出现了严重的驼背。她的衣服做得很仔细，我
穿上后自我感觉良好，只可惜在一次骑自行车送孩子上学的路上，
摔了一跤，好端端的衣服破了好几个洞，让我心疼不已。

我的第三套西装是买的。1992年我去深圳出差，在深圳国贸
大厦闲逛时，看中了一套商标为“九牧王”的蓝色西装。这件西装
的下摆为圆角，后襟双开衩，还带了一件与衣服颜色相同的马甲。
尽管价格不菲，我还是咬牙买下了。我原来扎的领带都是在烟台
的夜市上买的，为了这套西装，我决定买条金利来领带。但这个牌
子的领带特别贵，一条要三百元。我利用在深圳的机会，请去香港
办事的朋友为我捎来一条。由于是免税商品，只花了不到50港
币。这条金利来领带为绛紫色的真丝面料，手感好，色泽温润，外
观亦十分挺括，用久了也不会变形。在参加婚礼与宴会等一些正
式场合，我一般扎这条领带，至今它仍被我珍藏在衣柜里。

至于那时的职业女性，也照样穿西装、扎领带。不过，她们的
西装大部分是工装，即人们所说的职业西装，这种情况在一些为民
服务的窗口单位格外明显。而夏天的女式西装一般为套裙，由于
是裁缝现场为她们量体裁剪，因而都做得紧身合体，展现出女性凸
凹有致的曲线美，看起来十分养眼。直至今天，这些西装仍是银
行、电信、房产中介、酒店等单位服务人员的不二服饰。那年妻子
所在的单位统一为女职工做职业套裙，而她正忙于办理厂内调动，
结果衣服被弄到了二上（烟台土话，两不管）。妻子跟厂子打了很
长时间“官司”才得以解决。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潮流仿佛一夜间来了个大转变，
街面上开始流行休闲服装。休闲装最大的特点是多样性及简洁
性。而其着重强调舒适性和随意性，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与追
捧。应该说，休闲装是追求自由与个性的设计师在服饰方面的倾
情之作，亦是对抗快节奏生活束缚的清晰表达。

我最后一次买西装，是2001年在烟台举行的一次服装展销会
上。那件平驳领单开衩西装上衣的布料、工艺都十分考究，由于没
有配套的裤子，商家减价处理。进入本世纪初，日渐式微的西装不
再一枝独秀，服饰呈现群芳争艳、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态势。服饰如
此这般变幻莫测的演变，也从侧面佐证：很多事情，时间会帮助我
们作出最好的决定。

现在，穿件T恤即可出门，我反而怀念穿西装的年代：妻子站
立面前，细心为我系领带，空气中弥漫着我们年轻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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